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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村工作队的曾烃来接我时，已近上午

10 点 。 一 见 面 他 就 满 脸 歉 意 ，忙 不 迭 地 解

释：“来迟了来迟了，早上我和老王下田忙活

了一阵，才接到徐文洪队长通知来接您。”

我一上车，小曾就急急往回赶。到岳阳

汨罗高丰村村部时，快 12 点。村部大厅还很

热闹，一拨人正讨论春播。徐文洪也在人群

里，谈兴正浓，小曾提示他，他才看到我，忙把

身边人一一给我介绍：工作队的王小华、村支

书谭振端、种粮大户谭孟林、上一届支书老邹

……徐文洪一双裤脚半卷，光着的脚塞在皮

鞋里，腿上泥巴点点。

“走走走，李老师，咱先吃饭。”确实到了

饭点。小车左拐右弯了一阵，停到一处民居

前，徐队邀我进屋。树林掩映的半新二层楼，

地 坪 一 半 打 过 水 泥 ，一 半 地 面 斑 驳 ，趴 着

青苔。

“房主现在在外陪读，我们每月一千元租

下。”徐队笑说，“今天，请李老师尝尝家宴。”

“你们三个驻村的男人，自己做饭？”

徐队点头：“我们吃饭没准点，村部要是

特意为我们仨做饭，划不来。”

六七平方米的厨房，干净亮爽。电饭煲

亮着红灯，油烟机轰轰响起，高压锅呲呲排

气。徐队侧对着我，哐里啷当主操锅铲。老

王正把大块焯过水的腊肉分块切细，小曾则

娴熟地削着茄子和莴笋皮。

老王切好腊肉，打开一袋小干鱼仔，说：

“李老师，这是荀嗲去年捉的鱼，没人买，我们

全部买下，腌好晾晒的。”

“哇，好东西！”我两眼放光。

老王又抛来一句：“你有口福了，徐队最

会煎小干鱼仔。”

徐队哈哈笑，接过老王手中的小鱼仔，清

洗沥干，烧锅放油，小火下鱼，匀开摊好，一连

串动作，麻溜、欢快。他身形高大，驾驭小小

锅灶却得心应手。

“徐队，在家经常弄饭吧？”

“他可不是，全靠扶贫驻村时操练出来

的。现在乡村振兴驻村，又派上用场喽。”老

王边切菜边替他回答。

老王的话，让我的记忆回到了两年前。

前年 5 月，岳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

徐文洪作为驻村第一书记，和老王、小曾组成

乡村振兴工作队，派驻汨罗市高丰村。一轮

情况摸下来，全村弃耕撂荒的约有五百亩水

田，有一个组一百八十亩农田里，五十亩长满

杂草……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振兴，田撂荒

了，“振兴”从哪里来？那时，徐队给我打电

话：“李老师，我心里憋闷啊，房子都被田里的

荒草包围了，这要少打多少粮食……村里的

田块太碎，难种哟。我要把田集中起来，进行

高标准改造。”

我为徐队捏把汗：“改造的钱呢？这可不

是十万八万就能解决的。”

“嗯，钱呢？”徐队重复着我的问题，若有

所思。

徐队去“找钱”，汨罗、岳阳的相关部门全

都跑了个遍。不是人家不给钱，用钱的地方

太多了。谭支书给徐队支招：“去深圳，问问

老黄？”老黄是高丰村人，在深圳做生意，干得

有声有色。二人去深圳找到老黄：“您看看，

家里的水田长了草，许多地方都撂荒了，水

渠也堵了……”老黄心酸：“改造农田拖不得

啊，这钱我掏！”

牛尾洞组最先成为“实验组”。绝大部分

农户签了土地流转合同，但有个老人横竖不

答应流转土地。村里说给他另划一块地，他

不同意。村民打电话给他儿子，儿子也不松

口。徐队他们几经打听，终于得知这家有个

远房亲戚，很明事理，几个人一起来做工作，

父子俩才答应签字。村民老湛种了十八亩

田，都是自己和亲朋的，不用付租金，所以对

流转兴趣不大。徐队和谭支书带他参观示范

田，对他说，土地改造后，他可到合作社上班，

拿工资，收入比种十八亩田高多了。老湛琢

磨一番，同意了。

牛尾洞组拉开了土地大变样的序幕。十

多台机械同时开工，破埂合并小田。徐队请

来几路专家：当地农业农村局的、镇上农技服

务中心的，还有整日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土

专家”——人称“保哥”的吴安保和人称“满

嗲”的吴宏满。

一坨泥土，满嗲拿在手上一捏，就知道土

质有没有老化。“要加有机肥，再进行深耕、翻

耕。”满嗲刚出口，徐队马上吩咐照办。新开

垦的地里，大多是黄泥巴土。保哥是改良土

壤的能手，一招一式让徐队他们大开眼界：为

让土壤达到耕种水准，先加黑土，再打石灰；

打石灰之前，还要检测新垦出的田是否渗水；

石灰打完，再加入大量有机肥料，改良土壤

……改土质那阵子，村里调集了全部力量。

工作队的三位同志和谭支书跑上跑下，脸上

天天都沾着石灰。

八九辆车每天在村里进进出出，不干别

的，专拉有机肥。十天时间，一百五十亩土地

顺利改造完，邻组的凤尾塘、玉山蒡改田又开

工了。

一个月工夫，七百多亩田改造完成。以

前的“巴掌田”“斗笠田”都改成七八亩大的田

块。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

排，种田人看一眼就满心欢喜。一位老人让

家人推着轮椅，绕新改造的农田转一圈，一路

直嚷：“活了八十岁，第一次见这么规整的田，

值了！”

眼见牛尾洞组树了标杆，大家的想法也

一致，纷纷要求改造高标准农田。有一次，记

者来采访，问道：“这么大的改造，谁来规划？

有没有图纸？有没有设计师？”大家摇头，都

说没有。

事实上，设计师就是全体干群：每组派

两 三 个 人 ，与 干 部 共 同 商 量 。 哪 里 需 要 拉

直，拉到哪打止，横几丘，竖几丘，水沟怎么

走，水渠有几条，机械车怎么走……工作队

的三个男人更是一马当先。一大早，乡村还

在睡梦中，徐队一听到屋后的布谷鸟叫，就

叫上老王和小曾跑出来，脚步嗵嗵踏在田埂

上，又是拉绳又是插旗，规划田块，忙碌的身

影融入晨曦中。

…………

徐队搞农田改造是大手笔，煎

小鱼仔的手艺也不赖。

锅里的小鱼仔两面煎黄，香味

氤氲在厨房。几分钟工夫，徐队盛

出鱼仔，对我说：“尝尝。”我先品为

快，夹起一条，直往口中送：“好吃，

好吃。”厨房里一阵喧哗。

小曾站起身，把去了皮的茄子、莴笋交给

老王，砧板上又开始一串有节奏的砰砰声。

老王变戏法一般拿出几个鸡蛋，向我晃了晃：

“村里吴婆婆说农田改造得好，硬要送我们土

鸡蛋。不过，我们带了糕点送她。”老王说着，

把蛋往碗沿一敲，金灿灿的蛋黄落入碗心。

小曾拿扫把清扫地面。顺着扫把，我看

到角落有一堆菜。原来，徐队他们每周日下

午，都会从城里购足一星期的菜，大多是茄

子、土豆、洋葱等耐放耐储的品种。

一桌菜上齐：红烧腊肉、排骨炖土豆、鲜

肉炒辣椒、脆嫩莴笋、红烧茄子，众星捧月般

围绕着一小碟色泽鲜艳的豆腐乳。几个人围

桌而坐，有说有笑开吃。

大家刚端碗，手机铃响，是小曾的电话。

女朋友又问婚事安排了。在众人的笑声中，

小曾遮掩手机，往旁边移，柔声道：“晚点，晚

点再说，好吗……”

老王夹着菜说：“三千多亩良田插秧正

忙，我们三个巴不得有分身术，小曾天天向未

婚妻赔礼。哎，一晃快四十了。”

“又在调侃小曾吧？”门口响起洪亮的声

音，种粮大户老谭进来，后面还跟着几个人。

他看看桌上，笑呵呵道：“李老师贵客，徐队弄

了这么多菜。”

“沾李老师的光，菜多。还吃点饭啵？”老

王问。

“不了，我们来看看李老师。”老谭话音没

落，一位婆婆笑盈盈走到桌边：“徐队，我原来

的菜园改成了田，去年划的几分菜地有点远，

能不能调近点？”

“嗯，周妈，您先坐。”徐队应着，手上猛扒

拉了几口饭。

徐队忙，我也赶紧埋头吃饭。十来分钟，

一餐饭吃完，老王和小曾迅速收拾碗筷。“今

晚有剩菜，可以晚点收工了。”老王和小曾会

心一笑。

见徐队离桌，几个人围到他身边说开了。

“徐队，我那块田还能改造吗？”吴嗲性子

急，抢在周妈之前开了口。之前他一直不同

意土地改造，眼下却细声细气地问，一改去年

干部给他做工作时的火暴脾气。

“想通了，吴嗲？”

“想通了，想通了。我看大伙的田都丰收

了，现在又插上秧苗，我这心里猫抓一样哟。”

吴嗲探着头，等徐队应答。当听到徐队答应，

脸上笑得花开朵朵。

“你呀，去年徐队做你那么多次工作，现

在才开窍。”周妈打趣一番，又问：“徐队，我那

菜地呢？”徐队当场表态，将与组长商量，帮她

调一块近点的菜地。

老谭被挤到一边，看着接二连三挤上来

的大爷大妈，小声嘀咕：“我先来的，嘴都插

不上。”

徐队好像想起了啥，转身对我说：“李老

师，跟我们还有老谭他们一起到田间看一看，

咋样？”

吃饭前，我们是四个人进屋；再出屋，就

成了浩浩荡荡的一群人。老王和小曾手拿本

子与我打过招呼，疾步先走。徐队说，老王每

天都要巡田。秧机插了多少亩？赶进度有什

么难处？水渠是否畅通？哪块田缺水？不能

只听汇报的数据，必须亲自到现场去，眼见为

实。小曾除了帮老王巡田，还得下田解决具

体问题。

我瞅着徐队指点乡亲们种田的背影，谁

能想到他是一位城市机关干部？分明是一位

农村百事通。难怪一顿饭工夫，就聚起了一

群人。

我回首来路，不知何时起，徐队身后的队

伍更壮大了。肩扛锄头的、两手拿盆子袋子

的、赤脚的……我知道他们都是合作社社员，

跟着徐队，为的是给三千多亩田插上秧，打好

高标准农田改造后的第二仗。

去年农田改造后，有不少人怀疑，长得出

粮食吗？徐队他们当时心里也没十足把握，

偏偏老天不争气，出现了少见的干旱。徐队

几乎每天要到水库协调要水。干部和群众抬

着抽水机，深一脚浅一脚，哪里有需要，就往

哪里跑。哗哗的水流向水田，墨绿的禾苗大

口大口喝水，仿佛能听到它们拔节的声音。

而徐队他们起早摸黑，被太阳晒得起了皮。

舒心的是禾苗一天天长高了，抽穗了，金黄

了，丰收了。

记得我第一次来时，这里到处是吐着泥

土气息的黄泥新土，如今变成了成片成片的

水田，插秧机正在插秧，新苗扑入眼帘。田埂

上，老王正和谁指指点点，在本本上写写画

画。田间泥里，一些人在用手抓捏什么，小曾

高挑的背影也夹在中间，他裤袋里插着本子，

鼓鼓的显得些许突兀，然而站在泥田里，又那

么和谐。

徐队一会儿接电话，一会儿挥着手势，我

猜他已经忘了我这个客人。我并不介意。我

喜欢来高丰村。工作队里三个男人一台戏，

这里的舞台很大，唱的“戏”越来越精彩。

图①为高丰村农田风光。 胡 清摄

图②为徐文洪（右二）、王小华（右一）和

曾烃在田间工作。 吴治华摄

版式设计：张丹峰

驻村故事驻村故事
李冰洁李冰洁

小船在静悄悄的微山湖

上徜徉。傍晚的微山湖，敞

开 了 温 暖 的 胸 怀 ，一 望 茫

茫。低头闻水韵，举目赏烟

霞。远处暮鸦飞入林壑，迷

蒙的雾霭掩映岛屿。运河穿

镇而过，古桥长虹卧波，新苇

摇曳多姿。

微山湖是天地沧桑的创

造，亿万斯年的地壳运动，形

成大面积凹陷。京杭大运河

穿湖而过，沟通了南北江河

水系。鲁苏豫皖四省数十条

河流、流域面积三万多平方

公里的来水，成就了微山湖

的浩荡水光。

今日的微山湖，也凝聚

着汗水和创造：一个功能性

湖泊，涵盖自然资源、水利、

航运、旅游、渔业等多领域。

改造渔业生态，推广健康养

殖，退渔还湖、退池还湖、退

耕还湿，修复原生湿地，兴建

人工湿地，生物多样性全面

恢复，优良水体比例节节上

升……为了微山湖的今天，

微山湖人做出了可歌可泣的

奉献。渔家默默收起了祖传

的渔网，重新开启各自的人

生；工厂毅然关停了轰鸣的

机 器 ，从 头 寻 求 新 的 产 业 。

微山湖人的心灵，与微山湖

一样纯净、美好、富有。

退养还湖政策实施后，

济宁市微山县高楼乡的网围

面积要进行大规模压缩。渭

河村的孙茂东，不顾家属劝

阻，卖掉了家里生意好、来钱

快的水上运输拖船队，回村当了村委会主任。他领着村干部，

挨家挨户上门，告诉乡亲们：压缩网围面积既是为了维护大湖

生态，也是为了规范养殖、提升效益。为了带大家走上致富新

路，他引导乡亲们依托本村的原生湿地和渔家文化，转型发展

旅游餐饮。村委会出台奖励政策，给予资金扶持，打造船船相

连、极具当地渔家特色的水街。村民纷纷把住家船从自家池

塘迁到五段河，搞起民宿和渔家乐。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令“微山湖渔家水街”的名号迅速打响，生意十分火爆。

渭河村从原来贫穷落后的小渔村变成了现在远近闻名的富

裕村。

孙茂东并没有因此满足。渭河村过去搞养殖，主要是养

四大家鱼，经济效益不高。孙茂东研究市场行情，认为养大闸

蟹前景更好。为了让乡亲们放心，他大胆尝试，下了一番苦

功，终于获得成功，乡亲们也纷纷跟进。继而，渭河村联合周

边三个村成立养蟹专业合作社。如今，微山湖大闸蟹连续多

年在全国大赛中获奖，蟹场成了村民致富的聚宝盆。

孙茂东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十佳农民”等荣

誉。不幸的是，多年的忘我工作透支了他的身体。2020 年，

他永远离开了深深挚爱的父老乡亲，没有辜负自己“为村民工

作到最后一刻”的铮铮誓言。

微山县微山岛镇墓前村医师张波，从医学院毕业后放弃

了在济宁市工作的机会，带着老师送的近两万元常用药品，回

到家乡做了乡村医生。他把家里当卫生室，后来又借了表哥

的四间门面房。

张波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从一开始就坚持“先看病，后

给钱”，拿不出医药费就先欠着。淳朴的乡亲到年底大多数都

会来还账，还不起账的他也从不提起。多年来，患者欠下的药

费一度高达数十万元，但张波“先看病，后给钱”的做法一直没

变。卫生室运转不开了，他就去信用社贷款。为了偿还贷款

利 息 ，他 在 服 务 乡 亲 之 余 ，还 参 与 了 哥 哥 和 表 叔 的 养 殖 和

船运。

张波做的事，乡亲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卫生室扩建

时，乡亲们有的捐钱，有的出义务工。完工后，张波拿着出工

单，挨家挨户送工钱。上级多次表彰给他的奖金，他不留一

分，都捐给了村里几家有重病患者的家庭。最早支持他回乡

行医的老师在世时，他逢年过节都去看望。老师病重时，他去

济宁陪护了将近一个月，直到恩师离世。

80 后青年王少朋，是微山县邮政分公司南阳支局的投递

员。微山湖中的南阳岛四面环水，进出都靠船只。王少朋每

天投递的七个村分布于南阳岛四周的小岛，一圈走下来六十

多公里，其中水路近五十公里。从 2007 年进入南阳支局起，

王少朋就负责这条水上邮路，每天带着妻子准备的午饭，驾一

叶小舟往来穿梭，每年投递报纸、杂志、函件一万多份，包裹五

千多件，投递准确率百分之百。一名家住岛上的高中毕业生，

高考结束后就随父母搬了家。由于电话打不通，大学录取通

知书来了，却无法送达。王少朋辗转问询，找了整整三天，终

于把通知书送到那个学生的手上。

湖上渔民居处分散，多年的投递工作，让王少朋熟悉了许

多村民。村里老人出门不方便，他就垫钱买了老人所需的东

西，从镇上捎过来。他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湖上鸿雁”，被评为

“济宁好人之星”“山东好人”。但王少朋觉得，这都是他的工

作，他的本分。

就是这些淳朴、善良、赤诚的人们，创造着微山湖的现在

和未来。微山湖是一把琵琶，阳光投下金色的琴弦；微山湖人

是歌手，拨动宏大深沉的旋律。微山湖闪闪发光，微山湖引人

入胜。

微山湖，一支动人的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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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松阳，我总觉得自己醉了。那些日子，

整个松阳都在蒙蒙烟雨中沉浮。那些青山白

雾、黄墙翠竹，老是在我眼前不断变幻。不过

我还记得那松阳白老酒，还有包装盒上的拓

印画。我还没喝酒，看见那拓印画，就醉了。

我们那天是坐车上的山。来时有小雨，

山 上 大 雾 弥 漫 。 下 车 时 看 到 一 个 木 牌 ：松

庄。四周全是山，松庄就在山底，一条小溪环

村，仿佛是轻轻一搂，便把小山村搂在怀中。

小溪两边，老屋傍水而建，黛砖黑瓦，青山碧

水，那色调宁静、恬淡，有一种独特的意韵。

屋内泥墙上挂着许多画，我在一幅拓印

画前驻足良久。画面仅盈尺，上面有黑乎乎

的四个手印，四个大拇指上居然用黄色颜料

点缀成四个神态各异的鸭头，或惊呼，或疑

惑，或恬静。上方是一只被惊起的肥大白鹅，

白鹅右侧散落着几只稚态可掬的小鸭。这一

下，画面活起来了。似乎来了危险，白鹅先受

惊，扬头振翅欲飞，下面一只黑鸭闻风呼唤自

己的孩子，另一只却一脸懵懂，而小鸭们仍然

悠然自得，实在是意趣盎然。

我想，这么有创意的作品，应该出自某位

艺 术 家 之 手 ，但 画 上 的 落 款 却 写 得 歪 歪 扭

扭。有人从旁介绍，作者是隔壁的村民叶奶

奶，已经七十多岁了。屋主人指着边上的一

张照片：“喏！就是她。”她穿着咖啡色上衣，

黑色裤子，一头白发，两条粗大的麻花辫子却

黑得发亮，眼睛笑成了一条缝。主人说，叶奶

奶每天早上四点多去田头劳作，每年 5 月份

开始赤脚，一年四季喝自家做的端午茶。她

是个爽朗热心的人，隔三差五给邻居们送一

把豆角或者苋菜，所以人缘极好。叶奶奶热

爱拓印画，用手掌拓，用手指拓，用脚掌拓，也

用蔬果拓，青椒、土豆、菜心、柠檬、苹果……

再看墙上，我被另一幅色彩丰富的拓印画吸

引住了。那是一个粗糙的瓦罐，里面插着一

把摇曳的山花，红的、黄的、紫的，重重叠叠，

散而不乱。枝干纤细，花朵肥大，每一朵花都

是抽象的，但簇拥在一起的花，又似乎构成

了一朵更大的花。我受到了感染，似乎听见

了画里的笑声和歌声。那笑声与歌声一浪一

浪地涌过来，使我陶醉。

我还沉浸在想象中，主人轻轻拉了我一

把，用手指指另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赤

膊的老人，坐在自家门前，古铜色的皮肤，头

发花白。主人说，这位叶阿公更年长，今年八

十多岁了。那天主人请村里人来作拓印画，

叶阿公来了，从山上摘了茶叶，拓了四幅作

品，分别表现山村的春夏秋冬，一鸣惊人。我

一边听，一边品味墙上的画。不得不佩服叶

阿公，这些叶子在他的手中千变万化，形态、

疏密、层次、色彩、方向，无不恰到好处。这纷

纷落叶昭示着四季更迭，昭示着自然的法则，

也流露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气息。边上的

另一张照片里，叶阿公正用一双苍老的手，把

蘸满灰蓝色颜料的茶叶压在赭色的画纸上。

那种自如、随性、胸有成竹的样子，俨然是一

位不折不扣的乡村艺术家。

出门时，我看见叶奶奶充满意趣的拓印

画被印在松阳白老酒的包装盒上。这对老人

来说是莫大的幸福。我想，创造美的人是幸

福的。在这小山村里，老人们老有所乐，他们

热爱美，创造美，幸福着自己，也幸福着别人，

这是人生的一种境界。

拓印画里的美
金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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